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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時

候

有

沒

有

做

過

剪

貼

簿

︵scrapbook

︶
？
即
是
閒
時
把
有
趣
的
文
章
和
圖

片
剪
下
，
貼
在
一
本
硬
皮
簿
裡
，
有
空
翻
來
看

看
，
是
種
樂
趣
。
有
心
思
的
更
會
當
起
小
編

輯
，
寫
下
標
題
、
圖
片
說
明
或
感
想
。
在
未
有

互
聯
網
的
年
代
，
剪
報
是
很
有
用
的
資
料
搜
集
，
但

少
點
恆
心
都
不
行
。

據
報
道
，
當
今
健
力
士
世
界
紀
錄
個
人
剪
貼
簿
數

量
最
多
的
，
原
來
是
年
屆
八
十
七
歲
的
︽
花
花
公
子
︾

雜
誌
創
辦
人
海
夫
納

︵H
ugh

H
efner

︶。
海
夫
納
是

個
奇
人
，
一
九
二
六
年
生
於
芝
加
哥
一
個
典
型
中
西

部
家
庭
。
大
學
畢
業
後
當
過
雜
誌
編
輯
，
不
久
找
親

友
集
資
創
辦
︽
花
花
公
子
︾
雜
誌
，
一
九
五
三
年
創

刊
號
以
瑪
麗
蓮
夢
露
做
封
面
，
大
受
歡
迎
，
成
功
開

闢
專
攻
男
士
市
場
的
時
尚
雜
誌
，
是lifestyle

理
念
的

先
驅
。
他
一
生
以
女
人
多
聞
名
，
每
次
出
鏡
都
穿

招
牌
深
紅
真
絲
晨
褸
，
現
在
的
第
三
任
老
婆
足
足
小

他
六
十
年
！

說
回
剪
貼
簿
。
在
他
羅
省
的
花
花
公
子
大
宅

︵P
layboy

M
an
sion

︶，
就
有
二
千
六
百
多
冊
剪
貼

簿
。
原
來
他
中
學
已
開
始
剪
貼
，
從
未
間
斷
，
過
去

廿
多
年
更
聘
用
專
人
整
理
剪
貼
簿
，
但
他
堅
持
親
自

選
材
和
寫
圖
片
說
明
，
內
容
多
是
個
人
生
活
紀
錄
和
有
關
︽
花

花
公
子
︾
的
報
道
，
每
周
六
更
親
自
在
剪
貼
室
坐
下
工
作
，
認

真
如
編
輯
一
本
雜
誌
。
不
過
完
成
之
後
，
卻
絕
少
翻
閱
。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有
人
罵
是
髒
老
頭
，
有
人
讚
他
曾
推
動
社

會
進
步
，
改
變
觀
念
。
他
情
迷
剪
貼
，
跟
情
迷
女
人
又
有
無
關

係
？
今
年
三
月
英
文
︽
君
子
︾
雜
誌
有
篇
長
文
，
仔
細
描
述
了

記
者
造
訪
花
花
公
子
大
宅
一
個
典
型
聚
會
的
見
聞
，
非
常
有

趣
，
可
上
網
看
。
記
者
筆
下
的
海
夫
納
，
是
個
戀
棧
昔
日
情
懷

的
人
，
看
電
影
來
來
去
去
也
是
︽
北
非
諜
影
︾
之
類
的
幾
套
黑

白
長
片
，
時
間
像
凝
固
在
某
個
時
代
。

至
於
為
甚
麼
做
剪
貼
，
海
夫
納
也
解
釋
不
上
來
，
只
說
既
然

開
始
了
便
一
直
做
吧
，
反
正
他
喜
歡
有
始
有
終
。
又
說
剪
貼
是

他
一
切
的
根
源
：
沒
有
當
初
的
剪
貼
簿
，
就
沒
有
後
來
的
︽
花

花
公
子
︾。
還
有
，
海
夫
納
另
一
項
健
力
士
紀
錄
，
是
全
球
當
得

時
間
最
長
的
雜
誌
總
編
。
到
了
今
年
十
二
月
，
就
足
六
十
年
。

百
家
廊

王
　
璞

花花公子的剪貼簿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近
日
染
疾
，
臥
床
休
養
，

頭
昏
腦
脹
，
苦
甚
；
惟
又
難

以
入
睡
，
遂
從
書
架
亂
抓
一

書
，
赫
是
台
灣
齊
霞
飛
譯
的

︽
基
度
山
恩
仇
記
︾。
此
書
少

年
時
即
讀
之
，
後
再
讀
金
庸
的

︽
連
城
訣
︾，
竟
覺
金
庸
的
靈
感
來

自
大
仲
馬
這
書
。

於
是
捧
而
讀
之
，
一
發
不
可
收

卷
，
讀
了
一
大
半
，
登
覺
腦
漸
清

明
，
遂
掩
卷
而
曰
：
書
真
可
療
疾

也
。不

錯
，
書
猶
藥
也
。
近
人
秦
瘦

鷗
在
︽
休
息
讀
書
論
︾
中
說
：

﹁
近
年
則
把
金
庸
、
梁
羽
生
、
瓊

瑤
三
位
先
生
的
巨
作
作
為
藥
物
，

以
對
抗
傷
風
流
感
，
乃
至
心
臟
早

搏
等
，
幾
乎
百
試
百
驗
。
﹂
此
言

證
之
吾
身
，
確
然
。

張
國
功
在
︽
紙
醉
書
迷
︾︵
上

海
辭
書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七
月
︶
中
，

即
有
︿
書
猶
藥
也
可
療
疾
﹀
一
文
，
爰
舉

﹁
醫
案
﹂，
一
一
證
明
﹁
書
藥
﹂
之
效
。
除
秦

瘦
鷗
外
，
尚
有
寫
過
︽
秦
續
紅
樓
夢
︾
的
清

代
文
人
秦
子
忱
，
有
次
得
了
毒
瘤
，
﹁
伏
枕

呻
吟
，
不
勝
苦
楚
﹂，
但
讀
︽
紅
樓
夢
︾
一

月
，
﹁
疾
亦
賴
是
漸
癒
﹂
；
秦
子
忱
有
否
撫

藥
、
服
藥
，
不
得
而
知
，
但
賴
︽
紅
樓
夢
︾，

心
境
而
寬
，
忘
其
瘡
痛
，
當
可
相
信
；
蓋
料

不
少
讀
者
身
同
感
受
也
。

張
國
功
舉
清
人
張
潮
的
︽
幽
夢
影
︾
為

例
，
其
中
有
則
小
品
︿
書
本
草
﹀，
以
藥
來
評

價
中
國
傳
統
讀
書
人
所
讀
的
經
史
子
集
四

部
、
釋
藏
道
藏
、
小
說
傳
奇
之
書
，
獨
具

﹁
藥
﹂
眼
。
張
國
功
說
：

﹁
讀
書
人
就
是
要
做
一
個
善
於
給
自
己
開

藥
方
的
醫
生
，
否
則
只
會
越
讀
越
死
，
最
後

百
病
纏
身
，
譬
如
滯
、
呆
之
類
。
﹂

此
言
確
是
，
假
如
不
是
︽
基
度
山
恩
仇

記
︾，
而
是
︽
靈
山
︾，
我
之
病
，
必
定
越
讀

越
沉
。

魯
迅
棄
醫
從
文
，
就
是
要
以
文
字
試
圖

﹁
引
起
人
們
療
救
的
注
意
﹂。
小
說
之
外
，
魯

迅
還
寫
下
大
量
的
雜
文
，
其
意
也
在
此
。
但

時
至
今
日
，
張
國
功
說
，
有
一
雜
文
家
怒
寫

文
章
聲
明
，
以
後
再
也
不
寫
關

於
腐
敗
的
問
題
了
，
原
因
是
他

發
現
雜
文
﹁
對
這
樣
的
社
會
病

症
無
用
，
貪
污
的
還
在
貪
污
，

受
賄
的
還
在
受
賄
﹂
，
簡
言

之
，
﹁
文
字
療
救
﹂
已
失
其

效
。
我
想
，
文
字
當
然
是
藥
，

只
是
對
某
些
人
確
是
一
點
療
效

都
沒
有
的
。

︽
紙
醉
書
迷
︾
不
少
篇
章
可
讀
。
最
得
我

心
者
，
還
有
︿
魂
兮
歸
來
，
札
記
體
﹀。
張
國

功
推
崇
札
記
，
引
章
學
誠
︽
文
史
通
義
︾

說
：
﹁
文
章
學
問
之
事
，
即
景
多
所
會
心
，

筆
墨
既
便
隨
處
札
錄⋯

⋯

札
記
之
功
，
必
不

可
少
；
如
不
札
記
，
即
無
窮
妙
緒
皆
如
雨
珠

落
入
大
海
矣
。
﹂
張
國
功
進
而
說
：
﹁
置
身

於
好
大
求
全
的
學
術
時
風
中
，
學
者
教
授
們

大
都
是
為
時
風
所
裹
挾
，
與
流
俗
共
進
退
，

趨
之
若
鶩
、
翻
新
出
奇
創
建
出
林
林
總
總
的

理
論
體
系
，
發
明
成
千
上
萬
的
概
念
名
詞
。

在
這
類
文
字
中
可
能
甚
麼
都
有
，
卻
就
是
沒

有
真
知
灼
見
與
理
論
創
獲
。
﹂
方
今
學
界
，

便
以
此
類
論
文
來
評
定
職
稱
，
奈
何
！

病
中
讀
︽
紙
醉
書
迷
︾，
亦
能
醒
腦
，
惟
對

普
通
人
來
說
，
療
效
當
不
及
小
說
。
心
情
鬱

悶
、
情
緒
低
落
之
時
，
讀
讀
金
庸
小
說
，
必

見
其
效
。
不
信
，
試
試
看
！

文字與療疾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一
九
九
五
年
鄧
麗
君
猝
逝
於
清

邁
之
前
，
鄧
突
然
想
起
籌
劃
一
個

劇
本
，
串
合
她
本
身
歌
手
半
生
之

遭
遇
感
懷
，
拍
一
部
她
自
己
所
遇

身
世
感
言
之
故
事
片
。
一
九
九
五

年
三
月
她
﹁
抽
起
條
筋
﹂
找
阿
杜
商
討
籌
度
了
十

幾
個
晚
上
。
故
事
大
綱
是
歌
手
賣
唱
，
途
中
酒
店

裡
遇
到
一
個
逃
捕
的
江
湖
小
賊
，
剛
好
此
小
賊
曾

是
音
樂
學
生
，
於
是
作
了
一
曲
給
她
唱
，
十
年

後
，
歌
手
大
紅
再
到
此
城
市
演
唱
，
舞
台
上
發
現

觀
眾
頭
排
十
年
前
那
江
湖
小
賊
赫
然
在
座
，
此
時

兩
人
已
婚
已
嫁
，
相
對
惘
然
，
凝
視
無
言
又
再
作

一
次
無
言
的
話
別
，
黯
然
魂
銷
而
已⋯

⋯

當
年
嘉
禾
老
闆
何
冠
昌
很
喜
歡
這
劇
本
，
但
原

作
人
鄧
麗
君
屬
意
和
嘉
禾
合
資
八
百
萬
拍
成
，
導

演
一
角
鄧
麗
君
要
由
她
男
友
、
法
國
攝
影
師
庇
埃

執
導
，
而
何
冠
昌
對
小
庇
埃
沒
信
心
，
叫
阿
杜
邀

請
名
導
演
于
仁
泰
執
導
，
此
事
正
在
爭
論
之
中

時
，
鄧
麗
君
突
然
赴
泰
國
清
邁
度
假
時
哮
喘
病
猝

逝
，
空
只
餘
下
個
劇
本
第
一
稿
，
近
日
阿
杜
和
已

退
休
的
鄒
文
懷
及
金
像
導
演
吳
思
遠
說
起
此
事
，

吳
思
遠
近
日
在
內
地
建
了
九
十
多
家
現
代
化
影

院
，
他
拍
心
口
說
由
他
投
資
來
拍
，
於
是
此
歌
后

執
筆
原
作
又
重
新
提
到
製
片
計
劃
上
來
，
矛
頭
轉

動
下
，
投
資
人
是
吳
思
遠
，
影
片
監
製
人
由
林
超

榮
上
馬
，
﹁
故
事
原
著
﹂
是
﹁
鄧
麗
君
、
杜
惠
東

劇
本
原
著
﹂。
近
日
我
們
已
物
色
到
一
位
清
麗
脫
俗

之
青
春
新
人
﹁
多
倫
多
小
姐
﹂
倪
晨
曦
做
那
青
春

年
華
人
見
人
愛
的
小
歌
后
鄧
麗
君
，
目
前
正
欠
一

批
配
角
男
主
角
歌
壇
對
手
等
合
演
者
，
詳
及
歌
唱

外
景
地
，
時
代
背
景
等
之
配
合
，
就
可
以
公
佈
大

計
擇
吉
開
工
。

正
是
三
軍
未
動
糧
草
先
行
，
目
前
正
有
老
闆
出

資
，
我
們
全
體
正
準
備
一
聲
令
下
，
全
面
開
動
，

大
夥
躍
然
欲
試
，
正
好
給
香
港
靜
寂
的
影
壇
帶
來

一
些
生
氣
。

初
聽
威
廉
提
起
﹁
崖
口
﹂
這
個
名
字
，
以
為
是
在
天

涯
海
角
那
偏
遠
的
國
度
？
經
糾
正
後
，
才
知
悉
崖
口
就

在
廣
東
省
中
山
市
東
南
部
，
離
開
珠
海
、
深
圳
，
才
不

過
一
小
時
車
程
；
就
算
從
香
港
出
發
，
自
駕
車
遊
，
也

可
以
在
兩
小
時
內
抵
達
這
個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入
海
口
。

一
直
記
掛

崖
口
這
個
從
未
踏
足
過
的
地
方
，
還
不
是
因

為
威
廉
三
番
四
次
的
講
述
﹁
崖
口
的
海
鮮
是
如
何
新
鮮
、
如

何
美
味
、
黃
油
蟹
的
黃
油
充
溢
在
每
個
蟹
爪
尖
端⋯

⋯

﹂，
實

在
按
捺
不
住
，
四
位
大
姐
發
下
最
後
通
牒
，
在
黃
油
蟹
季
結

束
前
，
一
定
要
來
一
趟
崖
口
海
鮮
行
，
大
啖
那
鹹
淡
水
域
交

界
出
產
的
野
生
海
鮮
！

威
廉
當
然
是
打
風
也
打
不
掉
、
也
是
義
不
容
辭
的
為
大
家

安
排
，
張
羅
交
通
配
套
、
預
訂
酒
樓
飯
桌
，
最
重
要
還
是
要

在
他
自
家
繁
忙
的
日
程
中
，
騰
出
半
日
空
閑
來
招
呼
一
眾
饞

友
。一

個
香
港
還
是
下

微
雨
、
中
山
卻
是
晴
空
無
雲
的
下

午
，
從
香
港
中
環
繁
忙
的
金
融
中
心
出
發
，
乘
坐
七
人
專

車
，
不
消
兩
個
半
小
時
便
抵
達
中
山
市
，
由
於
離
晚
飯
時
間

尚
早
，
何
不
就
遊
一
下
位
處
鄰
近
翠
亨
村
的
孫
中
山
故
居
？！

在
故
居
景
點
關
門
前
三
十
分
鐘
進
內
參
觀
，
看
到
的
是
相

當
吸
引
、
顏
色
顯
眼
的
赭
紅
色
兩
層
高
小
樓
，
據
說
這
棟
建

築
物
是
孫
中
山
先
生
於
一
八
九
二
年
親
自
設
計
修
建
而
成
，

建
築
物
的
特
色
是
：
融
合

中
、
西
建
築
，
門
多
、
窗

戶
多
，
通
風
良
好
，
坐
東

朝
西
，
其
中
坐
東
朝
西
的

設
計
，
就
看
得
出
來
孫
中

山
先
生
敢
於
創
新
，
與
村

內
其
他
民
宅
的
朝
向
恰
好

相
反
。

三
十
分
鐘
時
間
當
然
不

能
得
窺
故
居
全
貌
，
但
也

顧
不
得
留
一
點
遺
憾
，
因

為
崖
口
的
黃
油
蟹
、
游
水

方
俐
、
野
生
左
口
、
瀨
尿

蝦
、
水
蟹
羹
等
美
味
海
鮮

正
等

呢
！

崖口海鮮行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又
是
金
秋
桂
花
飄
香
時
，
舉
國

歡
騰
，
共
迎
母
親—

—

共
和
國
六

十
四
壽
辰
好
日
子
。
今
早
晨
曦
時

分
，
維
多
利
亞
海
灣
，
金
紫
荊
廣

場
又
是
一
年
一
度
隆
重
的
國
慶
升

旗
禮
。
五
百
多
名
嘉
賓
應
邀
出
席
觀

禮
之
同
時
，
路
旁
兩
邊
有
搖

小
國

旗
與
小
區
旗
的
青
少
年
兒
童
臉
上
掛

笑
容
，
可
愛
極
了
。
還
有
來
自
各

區
的
街
坊
朋
友
，
雖
上
了
年
紀
，
但

精
神
奕
奕
。
當
看
到
梁
振
英
特
首
走

過
時
，
他
們
熱
烈
鼓
掌
相
迎
。
場
面

溫
馨
喜
悅
。

升
旗
禮
畢
，
與
會
嘉
賓
隨

特
首

離
開
廣
場
，
有
秩
序
地
來
到
一
樓
大

禮
堂
。
卻
原
來
，
禮
堂
上
，
早
已
有

一
班
來
自
十
八
區
的
街
坊
、
社
團
、

分
區
委
員
等
﹁
梁
粉
﹂
在
國
慶
酒
會

上
。
上
述
描
寫
其
實
是
我
依
去
年
國

慶
日
記
憶
所
得
。
當
然
，
意
料
中
是

每
年
國
慶
日
在
灣
仔
北
地
帶
，
必
然

是
特
別
熱
鬧
，
香
港
是
多
元
而
又
自

由
的
社
會
，
那
邊
廂
，
卻
仍
有
特
別

﹁
噪
音
﹂，
舉
旗
舉
布
，
大
聲
吶
喊
人

們
見
慣
不
怪
。
路
人
見
到
只
會
指
責

直
斥
其
非
。
事
關
祖
國
國
慶
日
，
不

應
搞
破
壞
。

一
個
地
區
多
元
族
群
相
親
相
愛
，
事
業
、
生
活

在
一
起
，
當
然
是
眾
所
望
。
遺
憾
的
是
，
當
下
香

港
內
鬥
爭
拗
不
斷
，
浪
費
精
力
時
間
。
具
有
數
十

年
歷
史
的
香
港
同
胞
國
慶
文
藝
晚
會
籌
委
會
同

寅
，
每
年
皆
搞
一
台
大
型
文
藝
晚
會
節
目
，
今
年

地
點
也
在
紅
磡
體
育
館
。
今
年
節
目
重
點
在
城
中

熱
點—

—

綻
放
正
能
量
、
諧
和
賀
國
慶
。
多
元
的

節
目
元
素
包
括
微
電
影
、
時
裝
秀
，
還
有
就
是
名

歌
星
葉
麗
儀
、
薛
家
燕
、
區
瑞
強
等
的
精
彩
演

出
。
當
然
少
不
了
的
是
解
放
軍
駐
港
部
隊
文
工
團

的
親
民
演
出
。
其
實
今
年
晚
會
節
目
特
別
之
處
是

兩
個
舞
台
，
兩
個
時
空
。
現
代
電
子
科
技
進
步
，

加
上
構
思
創
新
所
致
。
紅
磡
體
育
館
一
個
固
定
舞

台
之
外
，
還
有
解
放
軍
軍
艦
上
，
林
子
祥
父
子
在

此
高
歌
演
出
，
實
在
夠
勁
。
薛
家
燕
紅
透
半
個
世

紀
，
國
慶
演
出
︽
流
金
歲
月
︾，
時
光
倒
流
，
少
年

時
的
家
燕
姐
與
現
今
的
家
燕
媽
媽
同
場
同
畫
面
演

出
，
夠
新
穎
啦
！
十
多
間
電
子
媒
體
直
播
或
錄

播
，
大
增
吸
引
力
。

綻放正能量 諧和賀國慶

匈
牙
利
皇
宮
在
布
達
區
，
巴
士
總
站
就

在
國
王
加
冕
的
馬
提
亞
斯
教
堂
前
面
，
以

前
在
土
耳
其
佔
領
時
改
成
清
真
寺
，
現
時

又
恢
復
成
為
天
主
教
堂
。
鄰
近
的
漁
夫
堡

是
幾
座
矮
小
童
話
式
白
色
的
古
堡
，
傳
說

是
漁
夫
堅
守
防
敵
的
重
地
。
我
卻
幻
想
公
主
在

塔
頂
被
惡
毒
的
後
母
禁
錮

，
王
子
正
要
爬
上

去
營
救
佳
人
，
這
裡
就
像
未
粉
飾
的
迪
士
尼
樂

園
城
堡
，
浪
漫
。

漁
夫
堡
也
是
欣
賞
布
達
佩
斯
和
多
瑙
河
的
最

佳
位
置
，
可
惜
，
大
部
分
的
有
利
陣
地
都
被
餐

廳
佔
據
了
，
吃
雪
糕
喝
咖
啡
方
可
進
入
。
不

過
，
不
要

急
，
再
走
深
入
一
點
，
不
用
光

顧
，
跑
上
階
梯
已
是
另
一
居
高
臨
下
的
拍
攝
位

置
。
鏡
頭
下
都
是
美
景
。

城
堡
山
到
處
都
是
露
天
咖
啡
廳
，
人
們
愛
咖

啡
廳
如
對
辣
椒
一
樣
的
瘋
狂
。
潛
艇
式
的
夾
肉

三
文
治
、
彩
色
雪
糕
球
，
也
不
及
市
集
中
的
炭

燒
火
腿
攤
檔
吸
引
，
火
炭
上
的
燒
叉
總
有
四
隻

大
如
鑼
鼓
的
大
豬
髀
，
燒
得
皮
脆
肉
嫩
，
引
人

垂
涎
。
檔
主
純
熟
削
下
兩
片
，
嘩
，
熱
辣
辣
，

站

吃
，
別
有
一
番
味
道
。

吃
火
腿
，
浸
溫
泉
是
匈
牙
利
的
賣
點
，
經
此
一
行
，
我

提
議
在
城
堡
區
浸
過
溫
泉
，
趁
全
身
暖
和
徒
步
走
過
自
由

橋
返
回
佩
斯
，
橋
心
是
十
級
風
力
，
好
過
癮
！
而
在
橋
的

末
端
正
是
遊
客
議
價
的
天
堂—

中
央
市
場
。
外
形
猶
如

古
典
火
車
站
，
地
面
是
售
賣
各
式
香
腸
、
火
腿
、
鴨
肝
鵝

肝
和
很
多
很
多
的
辣
椒
粉
店
舖
，
甜
的
辣
的
一
應
俱
全
，

是
送
禮
佳
品
；
二
樓
是
小
飾
物
、
刺
繡
、
娃
娃
、
衣
服
的

集
散
地
，
令
人
流
連
忘
返
。

市
場
附
近
有
一
間
著
名
餐
廳Fatal

在
地
庫
，
大
木

、

長
木

，
每
份
餐
都
如
疊
羅
漢
般
分
量
十
足
，
雜
菜
沙
律

足
有
半
尺
高
，
那
客
配
上
卷
心
菜
的
豬
肉
味
道
非
凡
，
我

要
了
必
吃
的
﹁
豆
湯
﹂、
煙
燻
火
腿
、
匈
牙
利
臘
腸
、
洋

蒜
頭
、
紅
蘿
蔔
、
多
種
混
合
的
豆
類
和
香
料
，
吃
出
了
匈

牙
利
母
親
的
廚
藝
。

今
次
東
歐
之
旅
最
難
忘
的
當
然
是
英
女
皇
和
美
國
總
統

也
曾
造
訪
的G

undel

餐
廳
，
有
資
深
樂
隊
現
場
演
出
，
那

位
小
提
琴
手
生
鬼
靈
活
，
四
處
走
到
客
人
身
旁
拉
奏
，
日

本
人
是
日
本
歌
，
對

我
們
來
一
首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開
心
不
已
。
餐
後
，
他
們
竟
送
上
一
個
插
上
洋
燭
的

大
蛋
糕
，
祝
賀
我
和
丈
夫
結
婚
卅
周
年
，
太
驚
喜
。
但
，

正
惆
悵
怎
樣
吃
得
下
之
際
，
原
來
內
有
乾
坤
，
揭
開
，
裡

面
只
是
一
小
片
朱
古
力
蛋
糕
，
大
家
哈
哈
大
笑
，
這
裡
氣

氛
和
心
思
都
名
不
虛
傳
，
匈
牙
利
人
好
幽
默
，
四
十
周
年

我
要
再
來
啊
！

在匈牙利的驚喜

我在青海湖邊拍下了這張照片：兩名藏族少年
騎 馬走向天高雲黯的遠方。
我攝影技術一向低劣，這張照片從攝影技巧上

看也無甚可取之處，但我把它傳給了好幾位朋
友。他們有的不予評論，有的直言不諱置疑：
「這照片有甚麼特別？」

是呀，有甚麼特別？一時間我也給問住了。
今夜蛙聲咶噪，院牆外建築工地轟響了一天的

賣樓叫囂也好像被它們壓下去了，我夜不成寐獨
坐燈下，又拿出這些青海湖留影瀏覽，我的目光
又停留在了這幾張藏族少年照片上。當日遇見他
們的情景，頓時閃回心中。
我們從西寧包了輛出租車去青海湖，六百元。

出發前我們一再叮囑司機：「不要管甚麼旅遊
點，我們主要想看看自然風景，草原啦，牧群
啦，油菜花海啦。」
司機一徑點頭：「好的好的。」
他是一名身強力壯的漢子，年紀看上去不到四

十，本地話和國語都說得字正腔圓，他說他老家
在河南，五歲就被父母帶到西寧來支邊，在這裡
上學在這裡工作，「看，我以前就是幹那個的。」
他指 遠處山丘上的高壓線鋼架道。
「架線工？」
「對，那些架子都是我們一截一截人工背上去

的。」
我趕緊舉起相機拍下了那一排有灰黯雲天作背

景的高壓線架，線架下的山坡也跟那天空一樣黯
然，草木蕭瑟，卻意外地散佈 一群綿羊。車從

西寧開出來到這裡有上百里地了，這還是我看到
的第一群羊。在新西蘭奧克蘭，我們出市區不遠
就不斷地看到羊群牛群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延
綿；在澳洲悉尼，我坐郊線火車去南部高原，一
路上都看到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景，我把這些都
跟司機說了，意圖再次向他解說我的旅遊目的。
他哈哈一笑：「人家那兒跟咱們國情不同，遊客
少；咱們這兒的牛羊都給你們這些遊客嚇跑了。
你要想看到真正的牧場，那還得往深裡跑。至少
還得再花上六百元。」
不過他答應，一定讓我們看到真正的青海湖，

沒有遊客咶噪的、地老天荒的原生態青海湖：
「咱不走景區關卡，咱從藏人的牧場進去。」他
道。
果不其然，當天邊隱現出青海湖青灰色的光影

時，路邊就出現了一個個的岔道口，每個道口都
有個人坐那兒把守 ，多是婦孺老者。有的人手
裡還拿 一面旗子，見有車駛過就起勁地揮動
。「哈，挺熱情的！」我道。
「當然熱情，收錢吶。」司機說。
「應當給他們多少錢？」
「我來跟他們講價。放心，肯定比景區門票便

宜多了。」
前面一個岔道口沒人坐路口，卻有個身 彩格

衣服的少年騎在一匹棕色大馬上，神情淡漠，朝
我們望過來。他旁邊還有匹小白馬，栓在牧場圍
欄的木樁上。
「多少錢？」司機停車用本地話向少年問道。

少年伸出三個手指。
「二十吧。」司機道。
少年把馬頭往旁邊一讓，我們的車過去了。
這是一條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伸展在一片荒漠

中。說是牧場，一路人草枯地乾，連牛羊的影子
也不見，更別說人跡了。正詫異間，驀地，從地
平線那邊，飄 灰白色雲彩的天空下，閃現出一
道青藍色的光帶，越來越寬，越來越亮，青海
湖！幾乎與此同時，我看見了那些鳥，黑的白
的，棲集在湖邊的沙石上。不知是見慣不怪，還
是少見不驚，鳥與我們遠遠對峙，聞風不動。
啊，可惜相機沒在手裡，多麼難得的一個定格！
題名躍然腦中：天。地。鳥。
突然聽見了一陣馬蹄聲，忙回身一看，啊，是

剛才那名紅衣少年，他身後還跟 一匹小白馬，
馬上是一黑衣少年。說時遲那時快，沒等我搞清
狀況，毛茸茸的馬頭已經伸到了我的肩旁：「騎
馬？」發話者是那棕馬
少年，他說的是生澀的
國語，以至我一時都沒
反應過來，我本能地往
後一跳。我這人甚麼動
物都怕。
司機趕過來時，我跟

那名少年騎士，正僵持
在那裡面面相覷，我不
知道他此時的感覺：輕
蔑？嘲笑？懊喪？失
望？無奈？從他們茫然
的臉色上甚麼都看不出
來；我也說不清我自己
在那一刻的感覺， 心
中也跟他們的神色一片

茫然。
「謝謝！我們不騎馬。謝謝！」
司機話一出口，只見紅衣少年一拉韁繩，眨眼

間便從我身邊跑開，遠遠地，他在我的對面從馬
上俯瞰 我。他伸長一隻手緊拉韁繩，我伸長雙
手舉起相機。
我沒拍下這個畫面，我拍下的是他打馬跟他的

伙伴緩緩離去的背影。
天蒼蒼，野茫茫。
路在何方？
路在腳下。
孤獨的人覺得到處都是沙漠。
這都是我心中接之而來的感覺。但都不足以描

述我當時的心境於萬一，那份蒼涼感，那片空曠
感，那一種無奈的寂寞。即便天地間只剩下你和
我兩個人，即便我們近在咫尺四目相對，我們也
還是心靈永遠無法相通的兩個人。

青海湖邊一少年

■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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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書癡愛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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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